
终于摆脱了盛夏酷暑的煎熬，能够
享受清凉的慰藉，可以呼吸到带有桂花
香味的清新空气了。深夜，我听见了秋
虫的低吟。它们仿佛在向我报告一个信
息：秋天，正迈着节奏感强烈的步伐稳
健地走来。

近年来，我对秋天情有独钟。盼
秋、吟秋、体味秋的韵味，享受秋的凉
爽、秋的肃杀，还有秋的深邃，是我现
在最大的愿望。

唐朝诗人刘禹锡在一首 《秋词》 中
写道：“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胜
春朝。晴空一鹤排云上，便引诗情到
碧 霄 。” 这 首 诗 表 达了作者对秋天的
欣赏之情，展现了他奋发进取的豪情
和豁达乐观的情怀，我当然是十分喜
欢的。

我知道刘禹锡写的是北方的秋景，
显得辽阔而又豪迈。在我的感觉之中，
南方的秋韵妩媚而又缠绵。拿宁波来
说，尽管已经到了秋季，仍是西风扫不
落黄花，薄霜凋不尽瑟叶。南方的秋韵
就像淡妆的徐娘，雍容华贵，令人沉
醉。而北方的秋，带着阳刚、带着威
严，它跨江越河、风卷残云、摧枯拉
朽、势如破竹。我曾在皖北的军营里，
领教过它的力量，看到过它带一阵风
来，用它的巨掌，把营区里所有的梧桐
叶子打落在地，让人不得不敬畏它的神
勇。

我也常常这样想，如果以文学来比
喻南北秋韵，那么，南方的秋韵是柳永
的婉约词，带着“忍把浮名，换了浅斟
低唱”那样感怀的情调；而北方的秋韵
则是苏东坡的豪放曲，是关西大汉用黄
钟大吕秦腔狂吼“大江东去，浪淘尽，
千古风流人物”的振聋发聩的绝唱。

再换一个角度来个也许是不怎么恰
当的比喻，在我的心中，南方的秋韵是
雅士，是社交场上八面玲珑的清客。而
北方的秋韵是勇士，是“风萧萧兮易水
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的侠客。

我甚至这样想，其实，人生是由秋
韵来左右的。是南方的秋韵决定了南方
多文人墨客，多长亭连短亭的故事；亦
是北方的秋韵决定了北方多英雄豪士，
多慷慨与悲歌的传说。

作为一个南方人，多少年来，我一
直享受着南方秋韵的温情，像绍兴黄酒
那样的滋润绵长，像吴侬软语那样的温
情细腻。但从骨子里，我似乎更喜欢并
渴望北方秋韵那样的肃杀恢弘，那样的
直面现实，那样的深邃严峻。

所以，此时此刻，我特别能够理解
欧阳修在 《秋声赋》 里对秋的定性，

“是谓天地之义气，常以肃杀而为心。
天之于物，春生秋实⋯⋯物过盛而当
杀”。作者深切地感悟到：从自然界来
看，天地万物，春天生长，秋天结实，
意味着自然界中生命由盛转衰的过程。
人与此同，故有对生命将息的悲叹与伤
感。正是这一点，引起我内心强烈的共
鸣和认同：是的，秋天使人冷静，秋天
使人深沉，秋天使人变得睿智，秋天让
人学会思考人生的终极意义。

于是，我渴望着那硬气的秋韵在我
的心中驻定，一年又一年。渴望那凉爽
的秋风，那深邃的天空，那高照的艳
阳，那疏淡的残月，那浅浅的小溪中露
出水底的乱石，那已干枯了的但仍挂在
枝上的野果。这样的时候，我不要落英
坠露，朝花夕拾；只求天高云淡，北雁
南飞。

你想啊，萧瑟秋风，人间又换，能
撩动多少情怀？战地黄花，红霞万朵，
能泼洒多少豪迈？假如有谁真想把天国
造在人间，那么，秋韵应该是最好的设
计，因为这里有适度的温凉，可扫清酷
夏的骄横淫奢；这里有相宜的浓淡，可
除尽春日的乱花迷眼。生活在这里尽现
它的本色。盈盈秋水，可传递切切真
情。朗朗秋风，能扫除重重虚伪。

所以，在秋天的双脚刚刚迈进季节
的大门的时候，我迫不及待地迎候它的
到来，并且想伴随它走进季节的深处，
我已渴望着来个天凉好个秋的激赏，想
听听阶前梧叶的秋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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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星点点的黄
随着一缕清香
落在秋风过后的山坡
这个时候，草披白霜
想起那个阳光丰盈的日子
我听到了自己的心跳

这个年纪，人闲
人闲，看到桂花落下来
身边已没有了月光的朗照
只见一张张略显憔悴的脸
被飞鸟带向拥挤的人流

远处，苍黛的群山
一条银色的山涧
依然独自在菊黄里奔流
一颗不甘寂寞的心
在落叶纷飞的时刻
开始滋长白发和深秋

人闲，这个年纪
看到桂花落下来
眼泪就盈满了沧桑的脸
昔日的春山就这样空空荡荡
只剩下一片月夜的静

无人之境

山路被时光唤醒
一场风起，无数花开
在一个雨后的早晨
我与山的清秀相遇
我与水的清幽相遇
一幅画在我的眼里清澈
失去了内心该有的清静

退隐与忍耐就是如此么
当我接纳了自己的平庸
我向往一个无人之境
周围早已没有了轻重与缓急
只有目光如一枚银针
扎破山野与传说累积的宁静
一步步疗伤着季节之痛

谁的欢喜修剪着生命的方向
春风像少年正扑面而来
沿着一本书的足迹
跨越久违的深谷幽香
飞翔曾是一段美好的记忆
充满鸟鸣的天空总是这么湛蓝
沉默的源头已无从追溯
善良根本没有初始的密码
大山的回答就是一个谜的回声
无法还原出一条溪流的真相

无人之境的时刻
就像根深扎进泥土
越黑越深越枝繁叶茂
掠过所谓的大音希声
远山上闪耀的一道彩虹
仿佛是我对你最后的印象
就像最初我的脚步停在这里
眼前一条奔流飞泻的山溪
洗涤着我过往的伤悲
带走了我的每一次凝视

风吹稻浪

流逝的时光
闪动着乡野的芬芳
在一棵果树下沸腾
那是历经风雨的坚守么
多少个日出日落间的跋涉
惊喜的目光如此饱满高远

抱紧内心的执念
出发与抵达被重新定义
缠绕的藤蔓是曾经的心事
在鸟语说不清的花香中
影子轻得像风吹稻浪
迷醉了云卷云舒的淡泊
当汗水漫溢出额头的光亮
脚步无法测出一条田埂的朴实
只有耕耘过后的一声声鸟鸣
让丰收之夜格外的温暖与明亮
瓜熟蒂落之时
所有的丰盈溢满村庄的欢喜
所有的真诚接近大地的深厚

人闲，桂花落
（外二首）
■颜 翔

无数次探访雁苍山，九龙瀑亦没少
去，雨中观瀑，却是第一回。

天空中飘着微雨，轻轻地，悄悄
地，雨丝很细密，很绵软，有些像春天
时飘浮的柳絮。

一行人，车至雁苍山入口的山下刘
村，右拐，再行千余米至“雁苍山”石
牌坊处，停下，眼前豁然开朗。冬日的
草木没有春时的葱茏，夏时的浓郁，秋
时的多彩，有的是一种别样的简约之
气。“删繁就简三秋树”，凤栖桥头的两
棵古树，繁华落尽只以苍虬示人，给人
一种风骨铮铮的沧桑感。凤栖桥是一座
单孔石拱古桥，横跨九龙清溪。桥下是
溪水潺潺，清澈晶莹。

古桥，古树，清溪，相得益彰，是
拍照的绝佳之地。文友们兴致勃勃，收
了伞，略整衣冠，分行沿台阶站至古桥
两侧，留下了第一张集体照。“我在雁
苍山遇见你”“春已归来，看美人头
上，袅袅春幡”，桥头立着一块蓝白相
间的指示牌，细品文字，颇有意趣。

过凤栖桥，循着九龙溪源头处，依
着山道漫步而上，山色空蒙，微雨如
烟，若隐若现。冬日的山林有些沉寂。
叶片凋落，徒留下灰黑色的秃树枝丫，
迷蒙中有着淡淡的水墨韵味；常绿的阔
叶树却依然叶大绿浓，在细雨的涤荡中
愈加清新，涌动着生命的活力，心底不
由得生出“闲上山来看野水，忽于山底
见青山”的欣喜来。

九龙飞瀑就深藏在这山谷中。因周
边的九条山岗似苍龙环抱珠山，人谓之

“九龙戏珠”，珠山四周涧水长流，此涧
水便称为“九龙飞瀑”了。

九龙飞瀑因雨水而从悬崖飞挂，似
一道白练倒挂，又似一席白纱轻垂，为
珠山增添几分妩媚。瀑布下面是澄澈的
潭水。清潭两边绿树荫蔽，修竹相映，
竹林间的凉亭上书“雁竹亭”三个大
字，亭柱上刻有“风来疏竹风过而竹不
留声，雁渡寒潭雁去而潭不留影”的对
联。清风拂来，涧瀑飞声，潭底云雾蒸
腾，很有一番蓬莱仙境的况味。

时间，仿佛静止。
雨淅淅沥沥，不大也不小，不紧也

不慢。谷底观峰，青峰葱茏，树色苍
翠，山石间薄雾缥缈，恰似走进一幅烟
雨迷蒙的水墨画卷。驻足瀑底一方大青
石上，任瀑布在身畔飞腾，抬头看一道
水晶帘倾泻而下，飞珠溅玉，烟雨弥漫
飘洒在半空中，带来一身清凉。

就这样，倾听欢腾的流水声，静静
地看着，慢慢地感受着，只觉得身体渐
渐地轻盈起来，仿佛自己也已融进这瀑
布雨雾之中，与飞瀑一起奔泻，与雨雾
一起升腾。“举头咫尺疑天汉，星斗分
明在身畔”，闭上眼睛，轻盈空灵，仿
佛看到浩瀚的夜空，月静风闲，星汉灿
烂；轻翕鼻翼，空气清冽，犹如漫步绿
色的旷野，微风微雨，草木芬芳。

侧耳倾听，流水潺潺，好似置身音
乐大厅间，大弦嘈嘈，小弦切切。

雨渐渐停了，雾也渐渐散去，一缕
清风涤荡着肺腑。

选一个冬日的清晨，赏一道飞练，
观一泓流水，听一弦丝竹之音。雨中观
瀑，别有一番情趣。

“乘着歌声的翅膀，亲爱的随
我前往，去到那恒河的岸旁，最
美丽的好地方⋯⋯”这首门德尔
松为海涅的诗谱写的歌曲，我非
常 喜 欢 ， 一 得 空 闲 就 会 哼 唱 几
句。细细想来，我和许多伙伴一
样，是伴随着歌声长大的，歌声
中有太多的美好。

五六岁光景时，家里的红灯
牌收音机是我的声乐老师，但凡
有客人来，大人们都会让我唱上
一曲，把我当成了“小明星”，尽
管对“都有一颗红亮的心”等唱
段的意思还懵懵懂懂，内心却种
下了歌唱的种子。

20 世 纪 70 年 代 初 我 上 小 学 ，
最喜欢的歌曲是 《我爱北京天安
门》《火 车 向 着 韶 山 跑》。 有 一
天 ， 收 音 机 里 传 来 好 听 的 旋 律

“ 灿 烂 的 朝 霞 ， 升 起 在 金 色 的 北
京”，回家探亲的对门邻居杭姐姐
听到了，拿着一本 《战地新歌》，
叫着“是男高音李双江”。她很兴
奋 ，“ 你 看 ！ 你 看 ！ 这 儿 有 这 首
歌，《北京颂歌》，太好听了！我
们可以学了。”那是我第一次听到
那么抒情细腻、庄重亲切的歌曲
旋律，我俩像捡到宝似的，捧着
歌 本 开 始 学 唱 ， 很 快 就 学 会 了 。
我的脑海里闪出一个画面，晴空
万里的北京，灿烂的朝霞洒落在
天安门城楼，那是语文课本上的
插图⋯⋯我心想，能去北京，看
天安门就好了。这一心愿，十多
年后到北京参加全国振兴中华读
书活动经验交流会终于得以实现。

妈 妈 会 唱 的 一 些 老 歌 ， 像
《洪湖水浪打浪》《听妈妈讲那过
去 的 事 情》， 我 也 慢 慢 跟 着 学 会
了。她叮嘱我，《洪湖水浪打浪》
是 歌 剧 《洪 湖 赤 卫 队》 中 的 选
曲，韩英是剧中主人公，和刘胡
兰一样的女英雄。这些歌你可以
和杭姐姐唱，外面不要去唱。杭
姐姐是学校的文艺骨干，有一段
时间是部队文工团员，也是我的
偶像。小时候经常跟着她偷偷用
她家留声机放老唱片听，印象中
有 苏 联 歌 曲 《山 楂 树》 和 《小
路》 等。我还小，不知歌曲表达
爱 情 ， 只 觉 得 很 优 美 。 杭 姐 姐
说 ， 不 能 告 诉 别 人 听 了 这 些 歌 。
我似懂非懂使劲点头。

我的中学时代，是国家社会
经 济 各 方 面 逐 步 变 革 和 发 展 时
期，文化艺术界全面复苏，出现
了一大批脍炙人口的好作品。小
时 候 和 杭 姐 姐 一 起 唱 的 那 些 歌 ，
可 以 正 大 光 明 地 唱 了 。 曾 几 何
时，收音机里开始播放 《每周一
歌》 节目，它成了我的业余声乐
课 。 我 准 备 了 几 本 大 的 笔 记 本 ，
用来记录歌词和演唱者。第一遍
听 ， 把 歌 词 记 在 废 纸 上 。 重 播
时，校对补缺，完成后再抄到笔
记 本 上 ， 这 样 至 少 积 累 了 不 下 4
大本。楼下邻居珍姐姐也喜欢唱
歌，有和我同样的歌本。小姐妹
们羡慕不已。我因此学会了很多
歌曲，知道了许多歌唱演员的名
字，如卞小贞唱 《泉水叮咚响》、
朱 逢 博 唱 《洁 白 的 羽 毛 寄 深 情》
等。几次搬家，歌本不见了，真
是遗憾。

学校常有文艺活动。有次接
到任务，一是参加年级大合唱排
练，曲目有 《在太行山上》。二是
与一男同学合作，二重唱 《松花
江上》。刚开始排练时，同学们都嘻
嘻哈哈，推来打去，不太认真。给
我们排练的是语文老师，瘦高个，
讲一口标准普通话，朗诵、快板、
唱歌样样来，十足的文艺青年。他
还有个特点，走路时会扭腰。几个
调皮的男同学跟在后面模仿他，经
常引发哄堂大笑。有同学背地 里
说：老师的普通话是完全按拼音
来的，北京人也比不了，就是走
路太那个了⋯⋯于是又引来一阵
哄笑。

看着同学们排练时嬉皮笑脸
的样子，老师也不着急。他给我
们 讲 故 事 ， 讲 歌 曲 的 创 作 背 景 ，
讲 冼 星 海 创 作 的 《黄 河 大 合 唱》
等。大家听得津津有味，以至于
排练 《在太行山上》 时越唱越有
激情，眼前仿佛出现了一幅幅抗
日英雄画卷，我也体验到多声部
合唱的魅力。临演出前几天，学
校 通 知 我 参 加 全 市 “ 三 好 学 生 ”
代表大会，二重唱由英子同学顶
上。就这样，我错过了在“天然
舞 台 ” 演 唱 的 机 会 ， 心 存 遗 憾 。
四十多年后，偶遇搭档二重唱的
男同学，他已是宁波一所大学的
教 授 ， 因 在 宁 波 电 视 台 《讲 大
道》 栏 目 客 串 ， 成 了 电 视 明 星 。
我们感慨时光如梭，并调侃要找
机会重新来个 《松花江上》。

那年暑假，杭姐姐的弟弟——
军哥哥退伍回家等待安置，其间被
甬剧 《霓虹灯下的哨兵》 剧组看
中，饰演剧中的美国记者，他的
一个战友在市工人文化宫所排的
话 剧 《于 无 声 处》 中 担 任 角 色 。
那段时间，军哥哥家进进出出的
都 是 宁 波 有 名 的 专 业 或 业 余 演
员，隔三岔五唱上半天，那个热
闹劲可想而知。听到军哥哥唱起

“小小竹排江中游”，一名甬剧女
演 员 唱 起 “ 夜 半 三 更 哟 ， 盼 天
明”，在做作业的我就走神，心绪
随着隔壁的歌声放飞了。

电 影 《英 雄 儿 女》 重 映 后 ，
我开始唱 《英雄赞歌》，每到合唱
部 分 ， 对 门 军 哥 哥 就 默 契 跟 上 ，
一唱就停不下来。有一回听到他
妈妈喊起来，哎呀，两个小祖宗
快别唱了，嗓子坏掉了。我和军
哥 哥 跑 到 走 道 里 笑 着 互 扮 鬼 脸 。
军哥哥的妈妈打趣我，丫头小黑
脸，浓眉大眼，两条小辫子，挺
像电影里的王芳。我听了暗自得
意，对着镜子一阵臭美，再看画
报上刘尚娴饰演王芳的剧照，左
看右看，怎么越看越不像啊。

卡式录音机出现了，流行歌
曲 风 靡 一 时 。 一 些 时 髦 的 青 年 ，
戴着墨镜，手拎三洋牌录音机放
着“靡靡之音”，招摇过市。当军
哥 哥 的 战 友 拎 着 录 音 机 ， 随 着

《月亮代表我的心》 走进我们院子
时，姑娘小伙们不约而同推开窗
户 向 外 张 望 ， 有 的 还 走 出 家 门 ，
看着那个拎录音机的身影走过台
阶，消失在细细长长的连廊。当

“轻轻的一个吻”随风飘来，每个
姑娘的脸上都泛起了红晕，几个
顽 皮 的 小 伙 子 开 始 起 哄 ， 尖 叫
声、口哨声响成一片。

从 《祝酒歌》《乡恋》《我们
的生活充满阳光》，再到 《在希望
的田野上》，我和我的伙伴们在欢
欣鼓舞中放声歌唱，享受青春的
美 好 ， 憧 憬 时 代 带 给 我 们 的 希
望。参加工作后，单位组织丰富
多彩的文化活动，我经常参与其
中，从演唱 《长征组歌》 中的曲
目 ， 到 后 来 的 策 划 组 织 。 之 后 ，
工作几经变动，业余时间越来越
少，我只能忍痛割爱，暂时放下
文艺爱好，但音乐的种子已植入
心底，一遇春雨，便会滋长。

南北秋韵
入怀来
■李洋江

乘着歌声的翅膀
■瑜 语

雨中观瀑
■林华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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